阿母的白頭鬃//楊景鈜 撰
各位評審、各位來賓逐家好：
    「喔！阿母！汝有白頭鬃啊。害啊！阿母！汝老了。」

「呸！呸！呸！黑白講，啥物老啊！有白頭鬃是代表越來越有智慧；經驗嘛愈來愈濟。應該是講：阿母！汝愈來愈巧！」

「毋過我看別人的阿母，若看到白頭鬃，就驚佮緊共伊掣掣掉！」

「唉！三色人講五色話，一樣米飼百樣人，逐个人的觀念佮想法攏嘛無相仝。我即馬愛煩惱的代誌是歸米蘿，哪有彼個美國時間去煩惱白頭鬃！」

阿母若講若行對房間去。我想阿母穩當是入去照鏡，人講查某人上驚老。
結果，「無錯，歸欉好好，去互我臆著啊！」我覓佇邊仔偷看。看著阿母若照鏡、手若撥頭鬃、嘴若念：「奇怪！遮个白頭鬃是當時仔垺出來的，我哪會攏毋知咧？氣死人無代無誌垺遐呢濟白頭鬃。唉！真正是「無日毋知晝、無鬚毋知老」，頭鬃無白煞毋知面皮皺」。看阿母那麼緊張，我就講：「阿母！阿母妳免煩惱啦！妳互人看起來就像阮阿姐，顛倒我比妳較臭老咧！」阿母掣一糶，胸坎若搭，笑笑仔講：「你哦！一支喙瑚磊磊，愈來愈ghâu膨風！拐恁母啊上ghâu，莫怪厝邊頭尾攏講我生一粒糖酸丸。專講重意人聽的話，你是欲害恁母仔，加生規條仔皺痕來夾蝴神是毋？」
其實，看到阿母的白頭鬃，我的內心嘛真艱苦。因為阮知影阿母的白頭鬃，攏是傷過煩惱阮遮个囝仔，才會雄雄加垺遐呢濟。驚阮寒、驚阮熱、驚阮毋捌代誌、驚阮去做歹。尤其是即規冬來，逐工攏像杆轆仝款，一工到暗熬無停。受到生活的拖磨，阿母本底是腳尖手幼，即馬煞變做皺閣粗，有影是愈來愈老仔。毋過！阮想欲共阿母講：「阿母！我已經大漢了，阮會好好仔聽話，做汝的乖囝，請汝勿煩惱！」而且，我嘛欲佮阿母講：「佇阮的心目中，汝永遠是一个真媠、真少年的阿母！」
我的演講到遮結束！勞力！勞力！
